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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德笔记

《述德笔记》，四册，凡八卷，十丈愁城主人（毓盈，字损

之，宗爵将军）撰，清末军机大臣贝勒毓朗之弟也。卷尾有毓

朗所为跋，文云“：《述德笔记》，吾弟记实之作也。先考清德，

赖以流传于世，伟矣。惟对于余多溢美之词。实余学浅，平

日有不能自抑处，流露齿颊间，为所记取，有以启之，余之过

也。读者视为敬爱之言，别白观之可也。辛酉孟夏徐痴生

跋。（”辛酉为民国十年。）此书卷一首列其父定慎郡王（博煦）

行述。以下暨各卷，均记毓朗事，于其品学政绩，称道不容

口。就跋语观之，盖多出毓朗所授，颇具毓朗自传之性质也。

此书固似专为表彰毓朗而作，宣传文字之意味颇浓。然

毓朗在清末历任要职，所记动关政史资料，治国闻者，所宜

览观。如卷一中记及庚子义和团之乱，卷二中记毓朗受知肃

王（善者）之由来（。同以王子考应封，授镇国将军，亦如科举而称同

年，一见相契，后得善者汲引基于此。又卷一中记及考试时情形，亦

此项考试之小史料。）记善曹为崇文门正监督引佐税务（。较事

可供参考：崇文门差，向称弊获，善者任事时颇有所整顿也。）卷三

录其自记赴日本考察警察土木事（。庚子乱后，善者膺管理工巡

局之任，接自日本人川岛浪速之手，盖巡誉总厅之前身也。川岛倡派

人赴日考察之议，善者委毓朗情川岛前往。此为日记之体，于此行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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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颇详，归后即任工巡局总监。）卷四记任工巡局总监事（为北京

创办警察时期之史料），记王维勤、李马氏两案。卷五记任鸿肪

寺少卿、光禄寺卿事（。于鸿护寺，谓“冷署堂司，贪 状，殊可

笑，亦可怜”。于光禄寺，更实写其状。此类冷署穷官，其情形素不为

人注意，读之如读《官场现形记》焉。）记官巡警部侍郎事（亦有关

警史）。卷六记以贝勒偕梁敦彦赴厦门欢迎美舰事。（时革命

党极活动，风声鹤咬，人有戒心。毓朗临行预嘱家中 有后事，后在

刺客被捕，往返情事，录毓朗自记。）卷七记官步军统领事，记与

贝勒载涛同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及管理军谙府大臣事，

记任军机大臣事，记出席资政院事，凡是多为有关系之记

载，可供参稽。

一　　庆王载泽争权相轧

毓朗于宣统间为军机大臣，时同列为庆王奕动及大学

士那桐、徐世昌，共四人。卷七所记有云“：每早召见军机，四

人同上，少坐即退，复召回庆邸、那相，始议朝政。余兄及徐

相，固不得与闻。摄邸重违太后意，且避嫌也。日日如此，约

四阅月。后于召见军机大臣毕，复召泽公伦贝子，时甚久，退

而朝旨降矣。初，徐相同余兄之待庆邸、那相也，往往需一小

时，至此时，庆邸、那相之待命也，或过之，几日日如此。庆邸

不悦，曰：‘今日又不得朝食矣。’久之，二公又嘱军机处不得

登召见某某之事，庆邸愈不悦矣。”宣统二、三年间之枢廷史

料也。奕勤、载泽之争权相轧，为亲贵间之内江，其姐龋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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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，于斯亦可略见。

二　　记毓朗徐世昌入军机

又所记被命入军机时情事，谓“：余兄之入军机也，初无

消息，一日忽召见，摄邸间：‘盛宣怀何如人也？’余兄对曰：

‘有才能之人也。惟以某所知，伊曾司铁路、轮船、电报等重

大事业，家殷富，然未闻有益国库之入，且各局率多泄沓少

振作，徐则未知也。’退，即闻盛某著回交通侍郎任之旨下

矣。嗟乎，未一载川汉铁路事起，终以亡国，使盛公不坠尚

书，或尚不至此也。谁实为之，谓之何哉。余兄不可谓非先

见也，然怒之怨之者固大有人在也。无何，朝命下，余兄同徐

公世昌入军机。次日入值，同人有异色。亭午，忽隆裕皇太

后召摄邸，良久不下，庆邸与那相约略其词，相视而笑，既而

军机章京报摄邸退而归府矣。庆邸问有何谕旨，云无之，惊

谓那相曰：‘何以无之？’那相漫应之，旋曰：‘无事，可散矣。’

遂散值。归后，微闻某方面诉之皇太后，太后怒，召摄邸，欲

收回成命。摄邸固持不可，乃已。”时载泽以辅国公任度支部

尚书，为孝定后所倚信。盛与载泽相结，恃为奥援也。

三　　　　毓朗因川岛创北京警察

毓朗为北京开办警察甚有关系之人物。卷四记任工巡

局总监事云“：方兄之东行也，肃邸委之充工巡局总监，而以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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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监张柳代理之。张君久充幕僚，于公事熟悉，非卤莽灭裂

之比。惟涉世久，习于揣摸，以官为家，未能免俗为憾耳。上

之东还也，诸豪贵亦归，守旧之侍势复盛。而日人操京师警

务之权，张君介乎两大之间，巧为趋避以应之。川岛之练巡

警也，分三科，曰高等、中等、初等。初等卒业，即补巡警；高

等、中等卒业者，即任为警巡巡长。执行职务时，有功过辄干

涉之。张君苦之，乃以总监未归，凡警务学堂卒业送局请用

者，以候总监归核办遣之，而别募厮隶走卒充巡警，嘱托逢

迎，势所难免，警务为之一衰。兄归，乃说肃邸力行新法，凡

非警务卒业者，均不得服制服，响亦不得与卒业比。伤各局

委员待卒业长警以礼，不得视同厮养，禁刑责。时各分局总

办多陈人，协巡局之旧也。西北分局总办某责巡警，且不以

道，兄怒伤之，调巡警于总局，立奖之，某怒辞职。旋裁西北

分局，归并西局焉。警巡之初设也，分八等，以慎重名器之

故，无至六等者。有一掌全局警务者，当局以其兄为显宦也，

摧充四等警巡，而彼时尚未受高等教育，至是兄不以为可，

即日伤调往西南分局，且嘱遇选高等生时，送入警务学堂教

之。惟学堂卒业候差之人，闻余兄之归也，群以任差之期相

洁。兄乃往见川岛，与之约曰：‘君，君子也，以后学堂之权，

君操之，以育警德，培警学，高其人格；地方行政之权，予操

之，以一事权而便措施。消防队人，皆选自众中，人品学问较

优，予与君共监督之。何如？’川岛曰：‘将军言诚是。然中国

官场多腐败，不重公务，奈何？’兄笑曰：‘今日以前工巡局，

他人事也，今日以后余任之，功罪皆所不辞。同行久，阁下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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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视予等于徐子耶？’川岛笑允之，警权遂分。乃谕局员曰：

‘学堂初等料卒业者，均准照学堂所定等级著制服，未有相

当缺可补时，皆以三等巡警授之。中等科之巡长，高等科之

警巡，皆如之。’学堂与工巡局，遂无抵梧处。久之，不得意之

其间。一日，川岛有事相商，忽曰：‘与将军徒，遂媒蘖 处久，

颇相信，惟警权之交还，人谓仆为将军所给，何也？’兄笑曰：

‘人言无足恤。君静思予给君否？’川岛思之良久，对曰：‘将

军实未尝见给也。’一笑而罢。川岛名浪速，东邻君子也，初

随联军到京，寓东城大市街三条胡同恩宅，秋毫无犯。一日，

兵误毁一木凳，川岛乃召房主人，与之道歉，问索赔若干，罚

其兵给之。时八国之兵分踞四城，扰攘无已，时闻侵占人所

有物，无敢过而问者。今川岛待人如此，愈感之。恩姓与余

家为姻娅，故知之稳。乔口勇马之在顺天府署理警政也，不

通中国语，假手翻译绅士，多为所蔽。乔口去，乃易川岛，司

北京警政。联军退，设协巡局，工巡分局之所由来也。绅士

之中有瑞某者，平日交欢川岛，颇窃权威，及两宫欲回变，大

惧，乃约某某往见肃邸告密，力诬川岛有野心。肃邸大笑，谓

兄曰：‘瑞某思以一身脱祸，负川岛矣。’后此公任总督，终以

滑脱误天下，悲夫（。按：瑞某谓瑞激也。）余兄之任警务也，于

一切措施，多不循蹊径，一时豪强敛迹，有行行且止之畏。一

切陋规皆罢之。

⋯⋯时当承平久，捕务懈弛，强有力者以设赌庇匪为

荣，虽三令五申，信尝必罚，无效也。兄乃自访聚赌处，伤分

局总办自往抄之，王公府第之设局者，一时敛迹。有溥十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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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贝子之子也，有设赌庇匪之事，弹劫之，囚于宗人府一年。

有一宗室崇子后，广交游，独不畏法，设赌局，与西北分局对

勺相望，局中司法处委员刑曹司员文某，估恶不俊，婪赃无

度，总办畏之，转恃以鱼肉乡里，所以前日有因抄赌得罪之

巡警也。兄怒，伤捕崇某，终无敢捕之者。索之急，崇某乃黄

ａ肃府，趁演剧时，以走票见肃邸，肃邸慷慨无畦叮，遂得

幸。一日，忽跪地不起。王惊问之，旁人曰：‘无他，将军捕之

急耳。’王大笑，谓之曰：‘将军捕汝，我亦无能为力，但不至

由我府中捕去。若尔行街道中，须自小心也。’崇气沮，始闭

睹局。文某终以墨败，遂撤局差。初，国家设八旗，分二十四

固山，即兵籍之制，满蒙汉人皆入之。自庚申后，旗晌日减，

生齿日繁，率皆贫篓。庚子之变，晌断者数月，幸川岛招练巡

警，多应之，故内城巡警皆旗人，生计赖以少苏。外城仍五城

御史之旧，相形见细，后亦照内城设总局以理之。兄建议推

广招募密云小五处驻防，救济无算，有劝肃邸添招客民以消

珍域者，又有劝肃邸改用上海租界管理法者，兄笑曰：‘旗人

满蒙汉皆具，且有回子、缅甸、高句丽、俄罗斯人，何谓吵域

也？今旗人失响，无以为生，徒要不分吵域之虚名，另募，何

如因利乘便之为得计也。警务之学甚深，外人管理章程与其

本国不同，简陋不足法也。’皆拒之。庚子之役，德国公使克

林德死之。既和，要为克林德立石坊于就日坊北，外部任建

筑役。承修之商人古玩铺掌柜人高尚仁善奔竞，一日，石工

聚赌于通衙，禁之不止，乃大哄，巡警捕之，被殴伤，因并逮

高。时已上灯，兄正由局将归，乃伤暂禁押所，忽有奉震苑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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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至，视之，乃索放高尚仁者。首书‘承修慈禧端佑康颐昭豫

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仪蛮殿钦命要工商人高尚仁’云云，后

列庆亲王大学士某某等十徐衔。兄阅之，大怒曰：‘此宵小藉

势庇匪之惯技，不惩无以安间阎矣。’乃提高至，掷文书与看

曰：‘殴警之事，是非曲直，明日讯尔，今杖汝为此文书也。’

乃重杖之，置文书不覆。川岛之操警政也，一扫旧日步营诈

索间阎恶习，对待人民以平和手段为归。兄接管后，力守斯

旨。时有故习复萌者，辄罪之，虽分局长官多旧日官僚，陋风

终难尽革，然与昔日管地面者已有上下床之别矣。忽有建议

归并外城者，兄拒之，曰：‘外城袭五城御史之旧，多南省京

官，奴隶坊官，秽污街道，动以流言挟之，未可轻于合并也。

内城极力整理，外城可暂听之，徐图着手，否则使我内城维

新之萌芽夭折矣。’乃止。又有以上海租界章程献者，肃邸交

局议，兄仍否认之，曰：‘洋商之于租界，非其治国法也，因陋

就简，居留地之公约耳，何足效之？’后复有以招民人充巡警

请者，余兄曰：‘庚子而后，八旗生计奇窘，巡警之额有限，除

老病残疾外，尽以充之，犹虞不给。旗人习于弓马，奔走是其

专长，又有底晌，虽少足以资其养生，化无用为有用，因势利

导，未可更张也。或日后扩充外城，再议未晚。’事遂寝。”工

巡局时代之北京警察史料，罕见记载，此所记于毓朗或有溢

美，而可供史家之要删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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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　　徐世昌委毓朗定巡警部之制

又卷五记其任巡警部侍郎事云“：余兄之升任巡警部侍

郎也，以吴越（按“：越”应作“樾”）炸五大臣于火车站，朝廷建

设专部，使徐君世昌整理警政始也。工巡局自肃邸丁内艰卸

事，那尚书桐继之。未几炸弹案出，改设巡警部，收外城归巡

警部直辖。徐君世昌补尚书，余兄与赵君秉钧补左右侍郎。

（按：赵氏先赏三品卿署理，后乃真除。）⋯⋯徐君雄才大度，刚毅

有为，内城事仍托之余兄，外城事则托之于赵君秉钧，以张

参，规画天元奇、钱能训、延鸿、吴廷燮等充 下警务，议设

警官。余兄力持必作文官阶级，以议者欲以参游都守位置

之，蹈步军统领衙门覆辙。兄曰：‘武弃久为社会所轻侮，参

游都守，习于卑鄙缝凝，一旦以此名之，则数年之功堕矣。’

执不可。乃设文官，议者又欲以六品为极，兄言于徐尚书，乃

以四品为之长。退而语人曰：‘我非争巡警之官阶，为保持其

人格也。我之任工巡局总监也，厚巡警之棒给，尊其身份，巡

警有所关白，我未尝不正容接之，立而与语。委员有慢之者，

斥之；巡警有自薄者，惩之。言出法随，从无反汗，一洗旧日

拘情枉法之习，以故有所惩无敢为之词者。惟遇事一再审

慎，未敢掉以轻心。今设部，用人至黔，旧习相沿，尤易堕落，

可不为之维持地步乎？’众以为有见地。会有熟于世故者，以

巡警部之名，动关地面，时有革命之徒，日谋发难，脱有事，

考成甚大，不如以地面责两厅，改巡警部为内务部，增司，收



第 9 页

入内务事项，如前工部所管各项，以为言者。徐尚书商之于

余兄，余兄不 争之曰：‘堂堂一部，以巡警名以为可。钱右

之，殊不称。’余兄曰：‘吏部即司官吏事。何如？’钱曰：‘吏非

巡警比也。’余兄笑曰：‘理兵事曰兵部，何如？’钱 语塞，全

堂一笑而罢。后卒改内务部焉。⋯⋯后徐君入枢府，夏令上

驻颐和园，暂改在海淀公所办事，间日一会。时余兄正以世

爵同醇邸等入陆军学堂听讲，率午刻至煤渣胡同学堂，功课

垂毕，急赴海淀堂期，散值即寓侗将军园。次早兴，至徐尚书

寓所，候其归，详陈内城警务情形，应兴应革，从长讨议。以

公所人杂言庞，部务正繁，无暇讨论，故不得已而出此也。”

巡警部之设，毓朗以曾任工巡局事之故，得为堂官之一，于

中国警政之初期，自有关系，而对北京内城警察，其关系为

特深也。

五　　详述京曹形状

卷五记其任光禄寺卿事云“：兄之任光禄卿也，甫上任，

良酝署署正谢某，即以内务府索武英殿修书匠役供给肉斤

稿呈画，兄不可。后谢某一再请，乃使驳之。盖武英殿久遭

回禄，多年无修书事，更何匠役肉斤之有也。久之，文书不

出，兄促之。一日早起，忽署正恩荣来见，衣服槛褛，人亦颓

唐。见时，战栗不能自止，吃吃言曰：‘将军嘱行内务府之文，

张大人云不用办。’余兄见状，笑曰：‘尔为人舞弄矣，谢某何

不来？’曰：‘病矣。’兄曰 张燮君，余夙知之，诚笃君子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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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能有此言？此不过满员多不学无术，相袭成风，故易受侮。

予非其人，鼎档有耳，谢不闻耶。使汝来，无他，试余之虚实

耳，祸则汝受之，事济，享之者谢某耳。’恩荣索索欲抖。间其

谢署正每年分尔徐润若干。曰二十金而已。笑遣之，嘱其明

早同谢来见。次日，荣谢两司员同来，谢果称昨因患病未能

来见，曾见张正卿，回行内务府文书事。张堂云：‘将军既嘱

行内务府文，速行之，无不用行之语，或书手传言误也。’余

兄笑曰：‘尔伎俩只此乎？我昨日固言之，尔故为尝试我也。

若隐忍受之，则尔计得矣。我若不受，则委过恩荣，恩荣委过

书手，引一乞丐杖而枷之，其事结矣。我非可欺者也。’正驳

洁，张燮君至，事乃大白。谢某面赤如火。余兄必欲参之，经

大官署署正等缓颊，乃咨部记过焉。异日，该寺归并礼部，张

君任礼部侍郎，独嘱谢某不得入署，即为此也。值祭先农坛，

光禄寺走福姐礼，余兄以初执祀事，欲从下祭襄礼，此次仍

由少卿行之。少卿德本，宗室且姻娅也，托病不行，要赠五十

金始可行。余兄怒曰：‘德健堂固姻娅也，穷可助之，未可作

贾人态，必须销假到坛。祖姐余自执之，毋庸真过间也。，乃

自执福酒，张君执福肺，如礼。事后馈德健堂三十金，曰：‘此

为姻娅故也。’德亦叔颜受之。满员固有学识优长者，然贪得

畏势志气懦弱之铸，往往为司员所侮，同寅所轻，即此类

也。”写来情态宛然。此辈穷官缝凝，可鄙尤可怜耳。李宝嘉

《官场现形记》，清末极为读者所欢迎，其内容详于外官，不

惜加以逾量之描绘，对京曹情状，则多未知，若是者，尤非其

所能写出也。燮君为张亨嘉字，时亦官光禄寺卿，与毓朗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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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寺满汉正堂。署正之流，依《会典》不得与各部郎员主同称

司员，惟习惯上亦或称之，对堂官而言也（所谓堂司）。

六　　余仁请编“龟蛋阵”

更有可笑者，如卷一记其任神机营委员事，时有“龟蛋

阵”之笑柄。据云“：局中有一委员余仁，尝上书请编龟蛋阵。

阅其书，乃使兵丁着绿衣，背负藤甲，手握木球，中实以灰，

甸ｘ行至敌侧，立以灰眯其目，云可操胜算。书上，王大臣交

营议之。余兄笑日：‘囊见南苑有袁某献策，所筑成之炮台，

缚炮于柱，台周划分若干度，用以射标固易，惟不复能俯仰。

近至火线内，则束手无策。试以余委员此策攻之，当无不胜

矣。’众大笑。余仁市井之无赖，自称为天师高足弟子，时以

贩鸦片漏税投营，袋中名片，或曰二品衔道员某，或日四品

衔知府某，实则一候选县 耳。”如阅《官场现形记》所写南

京候补道田小辫子向总督上军务条阵一节，妙在王大臣居

然交议也。

书中文字上之并误，颇不乏，如卷五谓自恭忠亲王“摄

政”（奕诉曾加议政王之头衔，然不得称摄政），谓徐世昌以巡警

部尚书“入枢府”（徐于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即以署兵部左侍郎在军

机大臣上学习行走，至九月授巡警部尚书），谓巡警部改为“内务

部（”光绪三十二年修订官制，巡警部改为民政部，其时有内务府在，

部固不能亦以内务名也。内务部之名词，至民国始见），卷六谓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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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彦以“尚书”副毓朗赴厦门欢迎美舰（此光绪三十四年辜，时

梁氏优为外务部侍郎，尚书则衷世凯，使还值两宫大丧，衰旋罢，梁

始摧尚书。又“率”梁云云，亦嫌失词，梁氏同受使命，柞随员也）。卷

七谓盛宣怀回“交通侍郎”任（交通应作邮传。邮传部之改为交

通部，亦民国事），皆未逞致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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杏轩 偶录

《杏轩偶录》，一册，不分卷，安陆卓从乾著。其《自跋》

云“：余幼喜吟咏，脱稿辄弃，散佚者十之九。族孙少仪爱余

诗，搜残拾坠，汇为《杏轩诗钞》八卷，屡促刊行，未果。阳新

刘芸甫见余《杏轩偶录》一册，谓为昔贤《草堂笔记》之遗旨，

亦屡促刊行，以志鸿雪。余重违二子之意，因先以此付印云。

安州卓从乾清渠甫识。”此书署第一册，惟未见第二册以下，

就跋语观之，盖付印时仅此一册，以后尚拟续撰，未知更有

所成否。

此书所记多鄂中事，其叙咸同军事、其家遭乱离诸状，

及宦皖于宣统辛亥，奉差至东流县值民军到县情形，均可备

史料。叙光绪间湖北学政赵翼之（尚辅）按试德安、武昌两府

事等，亦有可观。

一　　　　记与受业师及师母恩情

书中有云：“前清咸丰辛酉拔贡陈西轩，安陆之老名宿

也。⋯⋯年五十，始倦游，家居授徒。余方十岁，随两叔父受

业门下，并寄膳宿。师母江，怜余幼，每至夜阑灯地，见余尚

晰唔窗下，寒风吹窗，纸声与书声相和，母必手赐苦茗一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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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赐汤点。同学数十人，皆十年以长，文名藉甚，见余师及师

母常呼余乳名，亦随而呼之，甚至门下之老仆亦然，余皆应

声如响。及应童试，师始命余名为从乾，一试即游库序，而师

及师母与同学诸君，仍呼余乳名如故，余以听惯不觉也。其

后赵学使调余至鄂垣肄业经心书院，而师母之长子祝方，知

福建 宁县事，以板舆迎，母惮道远未赴。母之次子池方，由

东京留学归，充湖北省东路小学监督，始迎母至鄂垣就养。

余时趋母寓拜渴，母仍呼余乳名，余闻之甚喜。又十徐年后，

河〔池〕方以特科（按：或指留学生考试）摺主事，升佥事，供职

京师，迎母至都。余因鄂督保送，亦至京会试（按：似指考职之

类）。抵京后，即往渴师母于京邸。师母一见余，即大笑，仍呼

余乳名曰：‘经儿已蓄须耶，胡为而至此？’余敬对讫，时池方

侍侧，笑谓师母曰：‘卓君年届五十，行将作民父母，愿大人

勿呼乳名，改呼官名可也。’师母复笑曰：‘余记忆力最差，恐

今日呼官名，明日仍呼乳名耳。’余曰：‘师母如母，呼乳名甚

善，勿劳更记官名也。’余自出京后，宦皖者三年。入民国，株

守鄂垣，未见师母者又十徐年，而师母年已八十有八矣。客

岁师母病中尝问于祝方曰：‘昔日及门弟子今存者几？’祝方

历数李君、耿君、蔡君及余，并言近状，年皆六十以上。师母

曰：‘四人中惟经儿太堰赛耳’。”读之令人油然生感，可与汪

辉祖所记一节合看（。《病榻梦痕录》卷下轮隆六十年乙卯六十六

岁云“：二月十七日，郑又亭师卒，年八十。师视辉祖扰子也，见呼名，

拜不答，言必讲学，道家事则纤悉周到，宛然骨肉。挥祖赴楚，师命之

曰：‘利不如名，须做好官为要。’楚还，师甚喜，一日语辉祖曰：‘阿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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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礼。谓吾宜呼子字，吾以子事吾谨，不肯薄待子，故他弟子皆称

字，子独呼名，阿孟何足知之。’阿孟，师之王宾小名也。辉祖对曰：

‘呼名，分也，且辉祖不逮率父。父在时延师训侮，见师如见父。黄发

先生，白头弟子，得有此光景，是辉祖大幸也。”师大悦。）

二　 鼎　张之洞购赝

张之洞，相传有购古物受欺事，见于记载，如易宗夔《新

世说》卷七《假谲》第二十七所述云“：张香涛于光绪中，以鄂

督入觑，偶游海王村，瞥见一古董店，装演雅致，驻足流览。

庭陈一巨瓮，为陶制者，形既奇诡，色亦斑斓，映以大镜屏，

光怪陆离，绚烂夺目。谛视之，四周皆篆箱文如蟒鲜，不可碎

辨，爱玩不忍释。询其价，则谓为某巨宦故物，特借以陈设，

非卖品也，怅怅归。逾数日，张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观之，亦决

为古代物。必欲得之，令肆主往商。未几偕某巨室管事至，

索值三千金，张难之。询其家世，不以告，往返数四，始以二

千金获之。异回，命工拓印数百张，分赠僚友，置之庭，注水

满中，蓄金鱼数尾。一夕，大雷雨，旦起视之，则篆箱文斑驳

痕化为乌有矣。盖向之苍然而古者纸也，黝然而泽者蜡也，

骨董鬼伪饰以欺人者也。”事颇有趣。《杏轩偶录》所记尤详

焉。据云“：清慈禧后晚年，张文襄公督鄂，奉诏陛见。清故

事：凡疆臣展觑后，未奉回任之命，不敢出都。时鄂抚端午桥

兼署督篆，阴贿后左右，沮文襄返鄂，后左右复向公索巨资，

公无以应，由是留滞辈下者几一年。每日无事，携一仆游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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璃厂，自东口至西口，凡古董肆必入焉，厂中人莫不识公者。

一日，至某肆，见宅内亚字朱栏中置一缸，形甚古，作八方

式。各方皆有字，摘篆隶草，各体俱备，似陆续题跋者，而碧

苔紫鲜，斑驳陆离，字迹模糊，读不成句。缸口缘边微有缺损

处，露极细赤丝，询为巨石凿成者。缸内注水，夏不涸，冬不

冻，蓄五色金鱼数头，游于萍藻之际，甚自得也。公爱之，问

于肆主曰：‘此缸系何代所制？’肆主曰：‘余儿时闻先祖与某

贝子博，贝子负万金，以此缸作抵押，先祖得之甚喜。相传为

明宫禁中物，闯王入宫，但捆载金银珠宝而去，此缸敬于阶

下，弃不顾，由是流落人间。至于制造何代何人，实无可考。’

公问售价若干，肆主曰：‘先祖遗言，凡宗室鼓亲八旗阔老来

购者，必须万金以外，若遇清廉士大夫而又好古者，价可略

减。今观老 萧然，岂能复购此物耶？＂公笑而去，返先生囊

寓后，向各老友借五千金，明日持交肆主，肆主固不受。公

曰：‘此缸幸遇吾能识之，故以重价购，若京中之拥巨资者，

未必肯一顾也。’肆主曰：‘凡物拙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，今

既遇公，岂可贬价以求售乎？’公笑曰：‘此金可暂收，后当补

给也。’越日而公回任之命下，遂以厚毡包裹石缸周身，雇八

人异置专车之上，同载抵鄂，即陈于后庭书室之外，仍以朱

栏护之，立招鄂中官吏之博雅者来相参考，若梁桌司星海、

黄学使绍基（按：基应作其），纪山长香葱，杨广文惺吾诸先

生，皆莫知此缸之朝代，惟同声赞叹为莫名之实物而已。某

夜，公方被酒卧，忽大雷雨，暴风挟冰块，如万箭齐发，直射

书室，玻璃俱碎，彻夜檐溜如悬瀑布，有倾河倒海之势，公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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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不觉也。晨起至庭前，见八方式之古缸，悉委地为泥涂，金

鱼三四头，皆拨刺沟渠中，困顿欲死，公懊恼者久之。忽传梁

桌司至，公衣冠出见。梁阿日：‘昨夜古缸无恙乎？’公曰：‘已

物化矣。’梁方代为惋惜，公掀髯大笑曰：‘五千金何足惜，使

当日肆主定索万金，吾亦必与之矣。今而知貌为高古者诚不

足与真金石并寿也’。” 所记为一事，而颇有异同，其可信之

程度若何，姑不论，要为有致，亦可作小说读也。士大夫好古

负精鉴者，如毕玩、潘祖荫、翁同解辈，亦有受欺之传说，皆

所谓君子可欺以方软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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